辉煌的再现与展望

⊙ 青 禾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而“闽在海中”的说法则表明，自古以来，福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与海洋息息相关。历史上，福建曾相继涌现出许多闻名遐迩的海港，其中，福州、泉州、漳州、厦门都曾经是名扬中外的大港。漳州月港繁荣于明中后期，并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浪潮中，铸造了漳州海洋文化的辉煌。

陈子铭是漳州古代海洋文化的热情书写者，继2012年的《大海商》之后，最近，陈子铭又推出他的新作《历史转折时期的漳州月港》。

这是一部适时的力作。

漳州月港作为东方大港，曾经辉煌过。然而，消逝了近400年的漳州月港，如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有一座晏海楼，一条老街和一块石碑——这石碑是现代人立的，以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对于曾经的辉煌，人们有各种追忆，或怀之或念之或颂之或叹之，而陈子铭另辟蹊径，把400年前漳州月港的辉煌放在全球历史进程的大视野中进行回顾与思考。

陈子铭用一张地图，把我们引向400年前的月港：

月港传奇可以从一张古海图说起。这是一张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古地图，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沉睡350年后，被重新发现……中国学者在经过研究后……将这幅地图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

《明东西洋航海图》……绘制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群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图中标识22条航线，最远处到达忽鲁谟斯，即今天波斯湾霍尔木兹岛；阿丹，即今天红海口亚丁；法儿国，即今天阿拉伯半岛东南岸阿曼的佐法儿，也用文字做了特别说明。它们的始发地是漳州月港。

这是一张古代的航海图，也是本书的导游图，随着作者的“导游”，我们读出许多意外和精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三个特色：一，渗透在细节中的大视野；二，以开放意识与传统文化元素交错的思维方式再现历史的客观真实；三，历史叙述的散文化。

大视野就是全球视野，把漳州月港放在世界历史，特别是全球海洋贸易史的进程中进行考察，考察它的地位与作用，考察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影响。这种考察的逻辑性往往让人读起来有点累。而陈子铭却采用以小见大，透过细节看全貌的手法，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包括对经典史籍《东西洋考》的重新解读：

一六一七年，即明万历四十五年，一本由漳州官方主持的中国通商指南刊印出版……这一部漳州视角的世界通商指南，向人们展示了明代漳州海上商业版图，那些海上传奇的起点是月港。它的出现，呼应中国海外贸易中心转移到漳州这一历史性变化。

这样的解读，让《东西洋考》进入另一种境界：它成为全球海洋贸易史的一个标志性的证明，一个生动而亮丽的细节。应该说，对历史的开放性思维，是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给予陈子铭的重要启示，可贵的是，陈子铭没有忘记传统的惯性作用和它背后的文化因素。他关于海澄设县与月港繁荣的内在关系的叙述，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海澄设县，是王朝意志的体现。那种意志，巧妙地顺应了民意……一双无形的推手为月港铺开锦绣前程。无数的商人的命运，将由此改变……县治在月港桥头，新县取名海澄，意即“海疆澄静”。不管从名称到实质，海澄诞生仍然意味着明王朝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但是福建地方与海商的互动与默契，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明王朝设立海澄县的目的就是治乱，而这一举措在当时漳州地区特定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却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月港的繁荣，成就月港“天子南库”的美誉。

历史叙述有各种方法，我喜欢陈子铭的散文化，这种散文化让阅读历史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并在这种享受中，透过历史的回顾，进行文化思考，“‘南海文明’曾经创造人类海洋历史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古老的东方大国的复兴，儒家文明的光芒将重新照耀这片水域。”

陈子铭对月港的再现，不仅仅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将来：

2013年秋季，哈萨克斯坦——昔日的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同样在2013年秋季，印尼——昔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这就是“一带一路”，它将作为全球化新时代的经济大动脉，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经济大走廊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蓝图呼之欲出，未来世界，也许是一个重塑的世界。

在如此宏伟鼓舞人心的大框架之下，我们相信，月港的故乡——漳州一定能创造出超越历史无愧时代的更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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